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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苦日子过出花

□ 赵盛基
我记事时，日子过得很清

苦。我不懂事，每到吃饭时就抱
怨：“怎么还是玉米饼子就咸
菜？”

那时，主食以玉米为主，母
亲只能想法变换花样。玉米面
掺上豆面的锅贴饼子，一面金黄
松软，一面焦黄酥脆，拿到现在
是稀罕物，可在当时，我就是难
以下咽。母亲变换着花样做给
一家人吃，今天锅贴饼子，明天
窝窝头，不是将玉米面里掺豆
面，吃起来更松软，就是掺红薯
面，吃起来更香甜。她还经常将
玉米面、高粱面和白面等几种面
搭配在一起，做出一层黄、一层
红、一层白的花卷，看起来就有
食欲。有一次，我拿着到场院里
吃，街坊奶奶说：“你妈手真巧，
真有耐心。”

至于辅食，母亲也是费尽了
心思。当时别说鱼肉，连新鲜蔬
菜都难得吃上几回，吃饭就的主
要是母亲腌制的那缸青萝卜咸
菜。母亲从缸里捞出一个萝卜，
切成细细的丝，用油炒过，吃起
来真香啊！光吃这个未免单调，
母亲还酿制了黄豆酱，做成铜钱
大小的酱饼，晒干后用炭火烧
烤，酥脆喷香，就着它吃玉米饼
子我都不再抱怨。

冬天的时候，家里储存了大
白菜，数量有限，也不能天天吃。
不过，父亲将菜叶和菜帮分开，
切丝，切片，一种菜能炒出好几
种花样。母亲将剩下的白菜疙
瘩切碎，用盐卤一下，又是一盘
下饭佳肴。

每年冬天，母亲都会将一棵
白菜心放到碗里，倒上水，置于
碗柜上。不久，一簇黄澄澄的白
菜花绽放开来，给寒冷的冬天增
添了一些暖意，也是对好日子的
期盼。

日子不只是一日三餐，富有
富的过法，穷有穷的过法，母亲
就能把穷苦的日子过出花。

□ 李明
经过大峪口村往西，进向

阳洞，晨间清爽的气息在山洞
里愈加沁人心脾地凉，洞壁山
石嶙峋，洞外阳光刺眼。出了
洞就进入了山谷，一条新近修
整的柏油路，蜿蜒在崇山峻岭
之间。我们同行三人，一路向
西，骑行而往，目的地是“夹谷
台”。

早就听人讲过，夹谷台是
古齐鲁会盟之地，隐藏在博山
西北的莽莽群山之中，山上石
碑刻有蒲松龄的《夹谷行》。
然而当我登上山顶的时候，却
几乎找不见任何历史遗迹，甚
至连石碑也几乎错过。

五月初夏，正是绿肥红
瘦，山色青青，草木郁郁。我
们只是大体知道路线，从十八
盘路口另择北上的那条老路，
直通天门峪村后便可登山。
老村子里依山势零散地坐落
着一些民宅，鸡鸣狗吠，仍有
些老住户；许多老宅子破损废
弃，也有几家新建的民宿，却
看不见人烟，淄博火热的旅游
潮似乎没有波及这里。

山路曲折，大方向是继续
向北上行，走出森翠掩映的山
谷，眼前是一处旧采石场。这
一路上都有一家农家饭店的
指引牌，来到此处，就在采石
场下，临山而建的一所农家乐
便是终点。向老板打听登上
夹谷台要多长时间，老板说自

己走了20分钟没有登上去就
下来了。两个朋友身材稍胖，
不愿继续登山，我便独自循着
采石场铺的石阶上山去了。

石阶看起来很长，斜斜
地，由北向东转个弯伸进了山
腰里，看不见尽头。一路上走
走停停歇了几回，终于走了出
来，视野变得开阔，一溜梯田
陡直地排向东面的山坡，一条
羊肠小道向南弯去。夹谷台
的位置应该继续往东，而山间
的小路却开始向南曲折，看看
四周没有其他明显的路，也就
只能走下去。

没走多远，小路就转向了
梯田上，沿梯田不知伸向哪
里。梯田下四处野花盛开，稍
解攀登辛苦，两旁小树低矮，
周围嗡嗡虫鸣，不知是蜂是
蝇。手攀脚登地层层而上，梯
田早已废弃，处处杂草丛生，
树木越来越葱茏。上了梯田
有一片桃林，小桃尚不成熟，
地上却不知为何有许多桃核，
有一间小石屋空空荡荡闲在
路旁。

从梯田登上来后坡势渐
趋平缓，我观察到有几棵桃树
的树枝上拴着红带，猜想可能
是以往的登山者留下的标记，
说明我没有走错路，于是找一
块裸露的大青石坐下喝了
点水。

从9点开始登山，已经过
去40分钟了，气温开始升高，

中途有几次心跳得厉害，不得
不停下休息。看看四周仿佛
也已经接近山顶了，然而还没
有发现那座刻有蒲松龄《夹谷
行》的石碑。手机地图上显示
夹谷台就在这里，山路一会儿
向左一会儿向右，也开始有些
分叉路，我也拿不准往哪边
走，远处看到西面山头上有座
红房子，就往那边去了。

往西走的山顶越来越
窄，第一次走在如此窄的山
脊上，心里有些胆怯，两旁是
万丈悬崖，使人不敢直立，而
前面的路还要继续窄下去，
仿佛刀片一样，便心生了退
意。险虽险，但风景绝佳，傲
然于群山之巅一览众山，便
想起了那首《望岳》，倘若是
阴雨天气，定然可以领略一
番“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
鸟”的豪情快意！

时间已经不早了，下面还
有两位朋友等着，四周远望了
一下，仍然看不到石碑在哪
里。未达目的有些遗憾，但毕
竟是登了顶，也不白来一趟。
折身返回时，却在一个路口处
忘记了来路，只好试着向前走
走看吧。在树丛中匆匆前行，
心里正犹疑走错了路，只觉右
手边闪过了什么，回头一看，
呵！真是众里寻它千百度，蓦
然回首却在松柏掩蔽处！只
见一处方台，正中立一座石
碑，碑上石刻正是《夹谷行》。

看来的确是走错了，却也
阴差阳错地来对了地方。兜
兜转转，究竟没有徒劳，我站
在石碑前缓缓地朗读了一遍
碑文，领略着蒲松龄先生的文
风辞韵，登山的感慨也仿佛与
前人产生些许共鸣，不由得心
意舒展，安然自在。这里实在
有些隐蔽，一面是悬崖峭壁，
两边树木遮挡，只在山路一侧
开口，寻寻觅觅地倒也很有
趣。如果这里被开发了景区，
一条柏油路直通石碑，你悠闲
自在地到此一游，过一眼石碑
转身就走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在此台徘徊片刻，又往
东走了数步，有两间锥顶石
屋和一座信号塔。回来后才
得知那两处石屋是清朝时山
寨的建筑旧址；而在石碑的
正北有一条小路可通向嘉庆
年间竣工的龙王庙，西邻峭
壁，东邻白龙泉，也是一处胜
景。这些地方此次都没有仔
细领略，只待日后有机会再
登夹谷台。

古老的遗迹就这样寂然
于山野千载，虽然不免苍凉，
然而它们正是因承载了岁月
的沧桑而如此动人！上山的
时候朋友说：“我看这山上也
没什么可看的。”可是当我下
山后又有两名旅友往山上走
去。朝圣历史就像回望来路，
看看我们从哪里来，往往更清
楚该往哪里走。

独上夹谷

□ 德喜
炎炎夏日，日落之时，我

和往常一样去般河堤岸闲散
徜徉。忽而缕缕香风袭来，幽
幽清香，循香前行，陡然发现，
河堤垒砌的石块间，竟冒出一
墩荆条，横向于河面。余晖下
淡淡的小巧玲珑的荆条花，开
得繁华而又铺张。一低头，只
见细碎的落花密集飘浮于水
面。淡紫色的，映衬着红霞漫
天，随着水流，黏着蒲草的那
份幽悠，大有落花流水、荆花
入梦的意境。

惊鸿一现，便有着淡淡薄
薄的惬意与悠然。荆条花把
我的心缠住了，我流连在花
旁，端详、嗅闻、拍照。轻折一
支，握在手里，时不时就近闻
一下，哦，这就是故乡的味道，
大山的味道啊！

荆条，故乡的山里有的
是。它是一种丛生的灌木，生
长缓慢，不择地势，不拘土质，
抗旱耐寒，秋砍春发，生生不
息。麦子成熟飘香的时节，荆
条花也跟着开了。满山遍野
的荆条花远看成穗状，近看花
穗上却是对生的一簇一簇的
小花朵，淡蓝浅紫，四瓣花儿，
袅袅娜娜，像一只只展翅的蝴
蝶。它散发着一种带着野味
的香，幽幽地往深里去，煞是
好闻。

荆条花的气质是属于山
野的。山里的荆条花，真多，
开得繁盛，清雅秀丽，幽香四
溢，指挥得蜜蜂团团转。只见
蜜蜂们亲亲这一朵，吻吻那一
朵，开心地忙碌着采花酿蜜。

人们常说荆花流蜜，“流蜜”是
多好的词啊！人们却不容易
看得到，可蜜蜂却看得真真切
切。

山里人所说的荆条，就是
《诗经》里的牡荆。“翘翘错薪，
言刈其楚”，其中的“楚”就是
指牡荆。“绸缪束楚，三星在
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
兮子兮，如此粲者何？”大意
是：荆条紧紧捆，三星在门前。
今夜是何夜，和着美人相见，
你呀你呀，我可把这美人怎么
办！寓意夫妻犹如紧紧束缚
在一起的荆条，密不可分紧紧
相拥。情人相会，喜悦难耐，
竟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此

处《诗经》里的荆条，何其缠绵
悱恻。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负
荆请罪、披荆斩棘、荆棘满途
等，虽没有这般浪漫有趣，但
也包含几分别样的气韵。

这大山里朴素寻常的灌
木，对故乡人来说除了是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寻常柴草，
还可以编织荆筐、荆篮、荆篓、
笸箩等。其根株亦可制作盆
景、根雕，形态奇特多姿，有着
别样风韵。

我家的各种荆编都是爷
爷做的。秋收后农闲时，爷爷
把割来的荆条削去斜杈，长短
粗细整理好，编之前，会根据
荆条的柔韧度来看是熏条还

是泡条。太干的荆条要用石
块压住浸泡在石槽里，通常要
浸泡几天；新割的荆条现编则
须熏条，大多用点燃的小麦皮
壳炙烤。一切就绪后，月光
下，爷爷就开始编了。荆条在
爷爷的手里上下翻飞。没想
到爷爷那双粗糙的、饱经风霜
的手，穿越岁月的洗礼，却是
如此地灵巧而坚韧。多少个
夜晚，我凑近跟前，听着“叮叮
梆梆”的编织声，于我来说，那
是种极有旋律的鼓点，像一首
好听的古老童谣一般。

少时，放学后，我和小伙伴
们就会挎起荆条小筐，拿起小
铲子，去野外拾猪草、挖野菜。
小小荆筐，装满了农家孩子最
早的劳动体验。累了，我们就
在大山的青石板上，枕着胳膊
看蓝天白云。旁边的荆条一
丛一丛的，随着长风一路逶
迤，一季的“蜂蝶恋花”就在眼
前。荆条花那幽香的味道像长
进了山里孩子的骨缝儿里，几
乎就是孩子们的“青梅竹马”。

深秋里，我会跟着母亲去
山里采些荆条种子，将其晒干
去壳留下籽粒，收集起来，用
来做枕头的填充物。母亲说
荆条种子做的枕头好着呢，帮
助睡眠，清心健脑，还可以治
疗头痛和颈椎病。这样的枕
头是故乡人的最爱，我就是枕
着这样的枕头长大的孩子。

这个夏日的傍晚，我在喧
嚣的城市丛林竟不期而遇荆
条花，内心的喜悦不可名状。
它熏香了我的裤脚，扯拽着我
的记忆，身心尽是醉了。

岁月幽香荆条花


